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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還想叫鬧，那小樓中突然傳出一
個女子的聲音問道：

「阿芳！是誰在那兒大叫大鬧的！」
那使女的名字大概就叫做阿芳，祇見她

臉色一變，連忙道： 「是一個不相干的人！
」

說著還連連對金蒲孤做手勢，叫他快點
離開，可是小樓中已傳出一個竣厲地聲音
道： 「不相干的人會闖到這裡來！阿
芳！你少搗鬼，把他吊起來！」

那使女阿芳應了一聲，回頭對金蒲孤
道：我早叫你離開，你偏不聽現在可怪不得
我了，說著一抖手，在抽中取出一根絲繩
道： 「你乖乖地把手伸出來，讓我吊在樹
上，等季姑出來了，也許不為難你，就會把
你放了！」

金蒲孤怒道： 「胡說！我不找麻煩就算
好的了！」

那使女阿芳臉色一變道：
「你還要強項，可真是自己找死了，連

主人到這裡也不敢大聲說話……」
說著絲繩一抖，繩頭那個圓圈就直向金

蒲孤頭上套來，勢子又快又急，金蒲孤還不
及有所動作，已經被套個正著，剛好束住雙
臂，那阿芳冷笑一聲道： 「別看你能殺
死九大金剛，他們連門都不敢跨進一步金蒲
孤用力擴張兩臂，想從繩套中脫出來，誰知
那絲繩異常堅韌，他越是用力，繩索也收得

越緊！
阿芳用手輕輕一拉，金蒲孤身不由主地

倒了下來，然後才笑道： 「你還是老實一
點，這捆仙索越掙越緊，你再要掙扎可是自
討苦吃！」

說著走過來，想將他四肢捆住，以便懸
吊在樹枝上，誰知她的手才觸及金蒲孤的身
子，金蒲孤已一個挺身跳了起來，身上的繩
套也割斷了，原來他被套住的時候，修羅刀
是平貼在身上的，所以無法用力！

阿芳將他拖倒下來的時候，繩索仍在她
的控制中，等她與金蒲孤縮短了距離，絲索
剩餘出來，有了仲縮的餘地，金蒲孤利用這
瞬息的機會，將繩套撐大了一點，反過刀
鋒，修羅刀的利刃迎著繩套，立刻迎刃而
斷！

阿芳見金蒲孤竟然能割斷繩套，倒是怔
了一怔，連忙一欺身形，探指向他的胸前點
去，金蒲孤一揮修羅刀叫道： 「走開！因為
你是個女子，我才不願意傷你……」阿芳的
手法極速，堪堪已將點中，忽覺寒芒泛肌，
連忙縮手退後，指尖已被刀刃削破了一小塊
皮肉！

金蒲孤又攏開短刀叫道： 「我不跟你們
一般見識，快說駱仲和在那裡？」

阿芳望著自己的傷指發征，另外三四使
女卻神色大變。每個人都放下手中的工具，
抖出袖中的絲索，將金蒲孤包圍了起來，金

蒲孤大叫道； 「你們當真不。怕死？」另一
個使女冷冷地道： 「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到
此地來撒野，還不乖乖地放下凶器束手自
縛！」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駱仲和真夠不要
臉的，自己躲著不敢出頭，卻叫你們女子出
來送死……」

那四名使女都激怒了，同聲發出清叱，
四根絲索帶著一片白光向他頭上罩下來，金
蒲孤這次已有了準備，不等繩索體，即已舞
動修羅刀，但聞颯颯風響銳利的刀鋒將那些
白光創成截截的斷索！

阿芳見狀驚叫道： 「季姑，這個人手裡
有一把短刀，把我們的捆仙素都割斷了！」
小樓中傳出一聲怒叱道： 「沒有用的蠢才，
滾開！」

那些使女連忙退後，遂見小樓的窗子裡
射出一道灰影，急疾如風，直向金蒲孤撲
來，金蒲孤祇看見那是一個來模糊的人影，
因為速度太快了，連來人是什麼樣子都無法
看清，心中微吃一驚，連忙退了幾步。可是
那條人影並不放鬆，仍是追撲過來，金蒲孤
沒有辦法，為了自衛計，顧不得放心誤傷人
命了！

修羅刀一攏，封准那人影劈去，刀光才
露，手腕摹地一緊，好像被無數細針刺了一
下，又麻又痛。可是他仍咬著牙將修羅刀握
得更緊，以免為人奪去，這時對方的身形也
定了下來，卻是一個全身道裝的女子，年紀
最多不會超過三十，容貌清麗而冷漠！ 她的
頭髮很長，長得足可垂到地上，可是她並沒
有把那長長的頭髮梳好，一半被散在身
後，另一半卻握在她手中，發尖緊握在金蒲
孤的手腕上，使他感到又痛又麻的就是這半
股長發！ （一六五）

這些事在進行時，我和姐姐都沒有刻意安排
過，如果當時我拿起另一份齋飯，或是我站到姐姐
的左邊，那麼被毒殺的人就是英泉先生了。

難道兇手祇要殺死洪禪先生或英泉先生其中一個
就可以了嗎？天底下哪有這種奇怪的殺人方式。

這一切都無法解釋，所有事情都亂成一團。然
而，這個事件的兇手絕對不是笨蛋，也不是腦筋不
清楚的人，甚至可以看出他殺人的手法十分細緻。
可能是因為此刻我們不知道兇手的計劃，所以我們
才看不出破綻。換言之，到目前為止的三個殺人事
件、祇是兇手設計的殺人計劃上的三個點而已，要
等兇手將整個計劃執行完全，我們才有辦法知道他
殺人的目的何在。

話題又轉回現場，當天晚上，金田一耕助提出
一個建議，要在犯罪現場進行奇妙的實驗，因此要
求我們坐回本來的位子。幸好新居醫生有注意到，
除了將屍體移開進行解剖外，其他的東西都沒有
動，食物仍然在原來的位置，於是我們分別在自己
的位置上坐好。

「對不起，請仔細看一下是否有什麼地方下對
勁，各位面前的食物是否確實就是當時吃的那份？
請仔細檢查一下。」

每個人都將自己面前的食物仔細檢查一番，看
看盤碗內的食物有沒有減少，情況大致正常。

而後金田一耕助開始檢查每一個人面前的醋沾
料，井在筆記本上記著一些資料。

我知道了！
金田一耕助是在調查誰吃了醋沾料，誰沒有吃

醋沾料。我會這麼想，是根據下列的理由推斷來
的。

當天的晚餐有齋飯和一般餐，所以兇手不用擔心自己會吃到
有毒的食物，但也可能會有相當的危險存在。因為將餐食排放在
餐盤上是最後才進行的，此時盤子有可能會被調換，也有可能用
筷子將某些菜從一個盤子夾到另一個盤子上。

兇手下毒後，若有人將下毒的食物和其他的掉換，或是從當
中央取食物放在其他的盤內……，那麼兇手自己也有可能吃到有
毒的食物，因此他絕對不會去動那份醋沾料。

我在很久以後才聽到金田一耕助告訴我調查的結果，當時沒
有動醋沾料的人祇有我一個。
英泉的神秘之旅，我已經很累了，累得連思考的力氣都沒有了。

算了，想那麼多幹什麼！
人類所能承受的緊張和興奮是很有限的。那些刺激超過極限

時，整個人就會陷入迷迷糊糊的狀態，而我現在就是處於那種狀
態中。

洪禪先生的屍體被移到其他的房間解剖，礬川警官也趁便發
電報給縣警察總局的醫師N市博士，請他來協助解剖。

在處理完這個手續後，當天一直到很晚的時候，我們還在接
受各種嚴格的調查，前面兩次謀殺事件因為不知道下毒者在那
裡，或是利用什麼機會下毒，無法詳細調查，而這次則很清楚，
下毒者就在屋內，下毒的場所就在混雜的廚房內。

換句話說，殺死外公、哥哥以及洪撣先生的人，就在我身
邊。想到這裡，我不禁毛骨慄然，一整天心驚膽顫，什麼事都無
法做。

在這次調查中受到最嚴格詢問的人，就是我。 （五十二）

方奶娘不好便開口說，就提起他心上的苦來，直待茶罷，方
才從從容容說道： 「我家官人和張家、顧家兩位官人，不知姑老
爺遭此風波，有事來遲，特著老身前來問候三位小姐，兼問姑老
爺、姑奶奶臨行可有甚話，留在小姐口中，分咐老身問個明白，
以便替姑老爺作個計較。」柔玉小姐聞言，不覺哽哽咽咽，說
道： 「我家老爺，不幸生我姊妹三人，致有此大禍，臨行時止說
道：他無子侄可托，你家官人們來時，若念親情，肯同到京中一
會，好歹共作個商量；倘不肯去時，請各自回家，靜聽消息，別
無甚話。

你回去可對你官人們說，我老爺當初將我姊妹許他三人，雖
為免禍，實是憐才，萬一不能替我老爺出力，異日有個山高水
低，我姊妹三人，那時惟有一死，以報親恩，你官人們年少才
高，將來前程遠大，佳配甚多，料不似我姊妹們這般薄命。」柔
玉小姐說到其間，將衫袖搵著臉兒，嗚嗚痛哭，韓香也哭將起
來。

連那方奶娘也著實淒慘，讓柔玉小姐哭罷，欲將蔣青巖叫他
致意的一節話與柔玉小姐說，又礙著韓香在前，欲說又止。柔玉
小姐會意，低低說道： 「這韓姐是我心腹之人，有話但說無妨。
」方奶娘方才說出。

小姐聽罷，長歎一聲，道： 「你可回去替我悄悄拜上你官
人，道你官人比張官人和顧官人不同，須要盡心竭力，才是豪
傑。」說罷，向妝盒中取出金釧一雙，明珠十顆，將一方汗巾兒
包了，悄悄付與方奶娘，說道： 「內有金釧明珠二事，煩你送與
你官人，叫他將此二物變些路費，急急進京，至囑，至囑。」方
奶娘接了，暗暗收入身邊，再去見掌珠、步蓮二位小姐，那二位
小姐的言語，也與柔玉小姐的一樣。

此時天色已晚，方奶娘起身告辭，韓香及眾家人媳婦都道：
「天氣晚了，山路多虎，明日回去吧。」方奶娘不得已，祇得住

下。這夜柔玉小姐在枕上，聽得秋風鐵馬之聲，愈增悲苦，因口
占一詞道： 風波惡，秋聲碎碎秋雲薄。秋雲薄，雙親去後，寸腸
如割。佳期不遂今時約，梧桐鐵馬魂蕭索。魂蕭索，孤燈雙淚，
把人耽擱。

右調《憶秦娥》
次日，方奶娘絕早回來，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來問

消息，方奶娘將柔玉小姐的話說了一遍，道： 「三位小姐，都是
一般說話。」蔣青巖等三人聽得，都十分感歎道： 「三位小姐不
但才色過人，且知孝道，可敬，可敬！ （四十）

下班後，她拎了個炒飯回到頂樓公寓。
看樣子王光陽還沒回來，如果他回來的
話，早就窩在客廳看電視了。

換下上班的衣服，改穿上輕便的短T
恤短褲，然後來到陽台。

一邊看著碧潭的美景，一邊打算吃掉
今天的晚餐。雖然茉莉花已經謝了，但空
氣中還是有淡淡的香味。

飯才吃沒幾口，對講機的聲音就響
了。

她走進客廳拿起牆上的話機。 「喂，
找哪位？」

「幼晴，是我。」
是林士峰。 「這裡沒這個人！」
「幼晴，別這樣，我祇要見妳一面，

否則我不會死心的。」
她狠狠掛上對講機，然後走出客廳，

來到陽台的圍牆邊，整個上半身探出圍牆
外，看見了那個站在公寓樓下的爛人。

她又走回客廳，走進房間，翻出自己
的手機，打電話給曾瑪俐。

連爸媽都不知道她住在這裡，林士峰
哪來的神通廣大？她非得查清楚不可！

「瑪俐，妳把我的住址告訴別人嗎？
」

「晴晴，我才正想打電話給妳呢。有
一個叫林士峰的男人，說是妳男朋友，說
跟妳有一些誤會，我才會把妳公司的電話
和碧潭的住址告訴他。」

「瑪俐，妳怎麼這麼笨？！我要是有
男朋友，妳怎會不知道？妳隨便聽信別人
的話，萬一他是壞人呢？」

「幼晴！幼晴！」樓下傳來林士峰的
叫喊聲。

「不會吧？他說他會知道我的電話，
是崔媽媽告訴他的。既然崔媽媽會告訴他
我的電話，就表示他不是壞人呀，他真的
是壞人嗎？」。

「那表示我媽也很笨的被他騙了。瑪
俐，我會被妳害死，妳記不記得我上個工

作是怎麼丟的？」
「妳是說，他就是

那個可惡的男人？！」
曾瑪俐還不算笨，馬上
舉一反三。

「沒錯。他什麼本
事沒有，就是說謊的功
力一流，他現在就在樓
下鬼吼鬼叫的，光陽和
學長都不在，妳快點找
俞宇堂過來救我。」

「我 …… 我 馬 上
去！妳自己小心點，千
萬別和他單獨相處，我
馬上就到！」曾瑪俐也
慌了，連忙要去搬救
兵。

「幼晴！幼晴！別
不理我！」林士峰的破
鑼嗓再度從樓下傳來。

可惡！他這是在為
她打知名度嗎？

五分鐘後，他依舊不死心的繼續叫著
她的名字；她實在忍不住，氣沖沖的跑下
樓，就不信他敢對她怎麼樣！

畢業後，她一直都在台中工作，而林
士峰就是她上一家公司的頂頭上司。

從事業務拓展的林士峰長得人模人
樣，自認是黃金單身漢的一員。

某天，林士峰突然對她告白，希望她
能做他女朋友，她委婉拒絕後，他竟開始
刁難她的工作。可能是因為臉上掛不住，
也可能是他男性的自尊受到嚴重打擊，更
或許是他惱羞成怒。

林士峰開出的條件是，如果她願意成
為他的女朋友，那他會幫她陞官加薪，還
可以讓她輕輕鬆鬆工作。

她當然不願意。結果他開始放風聲，
說她和他有曖昧，兩人正在進行式當
中。 （二十二）

溫寶裕陡然起來，雙手揮舞： 「這是什麼樣
的一種情形，同組記憶，實在是什麼也沒有，看
不見摸不著，實
在是什麼也沒有！」

我的心意和小寶也相去不遠，祇覺得事情透
著極度的怪異，但我當然不同意他所說的 「什麼
也沒有」。我拍著他的肩頭，令他的雙手停止揮
舞： 「不是什麼也沒有，而是實在有的。物質才
使你能看得見，摸得著，記憶，一組產生自人腦
活動的記憶，祇不過是一種……電波，一種能
量，看不見摸不著，可是存在！」

溫寶裕的情緒仍然十分狂亂，他張大口，喘
著氣，呈現了因為心情緊張而缺氧的症狀。白素
微笑著： 「小寶，你怎麼把偉大的 『衛斯理鬼魂
論′忘記了？」

溫寶裕一聽， 「啊」地一聲，頗有如夢初醒
的感覺，緊張的神情，也緩和了下來。

我對於鬼魂，有一套自創的解釋法，熟朋
友，連白素在內，稱之為 「衛斯理鬼魂論」。

我的假設（在不能有隨時可以舉出證例之前
），任何有關鬼魂的理論，都祇能是一種能量，
形成記憶，那就是人的靈魂。

人死了之後，這組不知以什麼形式存在的能
量，或許就此消失，或許仍然存在，在任何空間
中存在，若是一能量又和人腦發生了聯繫，人就
可以看到鬼魂，摸到鬼魂，甚至和鬼魂交談……
等等。

那情形，就像在我們生存的空間之中，有無
數無線電波存在著一樣。你有一架收音機，和傳
送聲音的無線電波發生聯繫，就可以聽到各種各
樣的聲音；有一架電視接收儀，和傳送影像的無
線電波發生聯繫，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影像。
聽收音機和看電視，是每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
絕沒有人覺得有什麼稀奇。

所以，有時，腦部活動，恰好和那種有太多
未知成分的能量接觸，而看到了什麼，感到了什
麼，就算見到的是一個早已死去的人，也大可不
必不驚小怪，因為無數這樣的能量（鬼魂）本來
就一直在我們的身邊，祇不過沒和我們腦部發生
聯繫之時，就感不到它們的存在而已。以上，便
是 「衛斯理鬼魂論」的最簡單假設，我在若干次
和靈魂有關的故事記述之中，都曾把這個說法提
出來過，也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溫寶裕對這個理論，自然十分熟悉，剛才祇
不過是由於我們的分析，一步逼一步，所達成的
結論實在太駭人，所以他才有點失控而已。

白素一提醒，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活潑
了起來： 「嗯，也不算太怪，鬼魂論如果可以成
立，那麼，自然
也可以把它們收集起來，然後，又把本來就由腦
部活動產生的能力，再回到腦中去！」良辰美景
的手互握著，眼瞪得老大： 「那樣做……不是
……如果收集工作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那豈
不
是等於每一個古人，都可以……復活了？」

（九十）


